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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想：曾侯乙……
□人 邻

一
所有秘密都是禁忌，尤其是极为古老的秘密。埋藏

下那个秘密的人，若是知道若干年之后会有人揭开了那
个秘密，会颓然地早早停下来，向着虚空，梗着脖颈，怅
然地一言不语。他知道一定会有某些秘密，永远不会给
揭开，直到尘世毁灭。而那个时候所谓的秘密，已经是
毁灭本身。

发现了曾侯乙墓的人，在垂垂老矣之时，也许有一
天会忽然觉得，他发现的这一切，还是深藏着不被发现
的好。揭示了这个秘密的他，某个时候内心会忽地给掏
空了一样难受。

那些秘密本来是丰满的，是自然的曲线，日月流水
春风秋雨过去，秘密本身偶尔的一点痕迹也已经消弭。

然而天意不可违，曾侯乙墓被发现是天意吗？那么久
那么陌生的一处，消失了一样的一个秘密，本来在时
间链环上消弭了，似乎时间在那儿忽地反转到了拧着
的纸条的另一面，没有办法过去。而他的莫名的手
指，怎么就沿着纸条上的墨迹，梦一样地触摸了过去？

时间，浮现，消失……又浮现，2700多年前的那些让
人很难理解的，悄然在沉闷的泥泞里翻过身，梦醒了。

二
很早就知道这个揭开了若干年的秘密，只是无缘。
大厅铺着坚实的黑色花岗岩地砖，墙面也是黑色

的，沉郁的气氛必得这沉郁的黑色才能衬得住。巨大的
玻璃橱窗在灯影里幽幽的，那些沉重的出土物件，棺与
椁，极沉，却又奇怪地近于虚幻。

那重量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跟人世这边的重量是
一样的吗？抑或是另外一种不可知的重量？巨大的玻
璃隔着、封闭着，若不这样的话，会伸手触一下那不可解
释的重量，感受它神秘的意味，感受它无比的庞大。

而因为它的庞大，周游的人只能是漂浮于灯影里的
幽凉，嗅到古老金属气息的幽凉，给黑色濡染透了的丝
丝幽凉。那重量、幽凉之间，若断若续的古琴声，苍凉、
迷蒙。

觉得自己飘起来，虚无一样的行走，忽然给一具晦
暗的朱红色的棺无声抵住。站着不动，悠悠半天，魂儿
才透了一口气，慢慢回来了一样。

散射的光，弥漫在那棺上。缓缓走近，那棺的重量
低低地沿着黑色花岗岩地面悄然压下去、升起来，横着，
弥漫。觉出暗暗的压迫，冷的压迫，内心抵着、抵着，额
上冷冷感觉着什么，飒飒有风。

棺，是敦实的长方，腹部略鼓。看来直线的单薄，先
秦时候已经有体悟。一根直线，其实只要稍稍弯曲，线
的外侧就会变得厚实、沉重。

这棺只稍稍鼓了那么一点儿。这有度的鼓，因耐心
的斟酌，既有方的劲健，又有圆的鸿蒙。那一点儿的鼓，
若不足，则索然、呆滞；若稍过，则圆滑不见凛然骨气
了。那棺也因这鼓，有神秘的什么力量慢慢滋生，甚至
会叫人觉到厚实的木板在漆层下慢慢鼓胀、开裂、生长，
有牛毛细纹一样丝丝裂开的隐隐的深入了大地河流的
声音。

棺的底色通身朱红，俨
然不死的庞大血肉之躯。
比这更早，人们已经在使用
这种红色的矿物粉末。祭
奠亡者的时候，人们会撒下
这些红色的粉末，祈求它的
血色能够带来新生。人们
知道，这归于血的，亦将诞
生于血。

研磨那些红色的矿物，
庄重也恐惧。蒙着尘土的

红色岩块，给碾压、研磨，用力的瞬间也像死亡那样，咒
语一样的红色更多地显现，令人战栗。

朱红的底子上，是复杂多变的线。黑线。朱红和黑
色的漆面微微褪色，也有些皲裂了，而那棺却因此更显
得沉重。无形中的压迫力量让人走得很慢，看得很慢。
人也是有些迷恋这压迫的力量的。这压迫让人觉得时
间变厚变宽了，黏稠了，感觉时间终于要停留了下来。

另一边是椁。椁，更是大。
椁的厚木板，相互连接的部位，以“工”、“丁”、“厂”

三种形制的青铜件一一加固，总重量竟然达到3吨多。
椁有窗，不是绘制的，而是在一头的右下角直接开

出。为什么不在一个所谓正的位置，而开在右下角呢？
也许，那是魂魄才能进出的位置。安歇着的人，魂魄也
是要透气，出来悠游的。

朱底黑纹的绘画，看似并不多高明，可是那般的随
意，几乎不要所谓的结构，而能成就通体的图案，协调、
从容，不逼仄、不散漫，这并不简单。

棺、椁通身绘了龙、蛇、鸟、鹿、鱼以及鸟首形
兽、鼠状兽、神人、武士近2000幅，一气呵成、不可
更改。尤其是那么多动物，首、尾、身子都极其复
杂，动物与动物之间距离是如此之小，画工没有很好
的把握能力是很难完成的。绘制了那么多的动物，是
在描述那时的世界吗？也许那个时候，生命的旺盛不
是现在所能想象的。

当时的画师如何绘画，已经不能知晓了。大约是赤

身裸体，像巫师一样，衔着一大束头发，眼窝乌黑，骨瘦
如柴，舞之蹈之，一气而画毕的。

三
环绕着的 22具陪葬棺。一具为狗，另 21具为年龄

在13岁到25岁之间的女子，身高在1.407米到1.61米之
间，她们大多是侍者和乐工。

曾侯乙会多喜爱一点那位24岁、身高1.438米的女
子吗？她的陪葬，壁二、环二、璜二、珠二、玉片三、铜带
勾一，在这些女子里面是最多的。以她的年龄，她可能
已经陪伴了曾侯乙 10 年了。她擅长的乐器呢？是琴，
还是瑟呢？

另一女子，23岁，身高一米1.495米，有壁五、玦二、
璜二、玉人一、玉片一、木梳一。

余下的女子，或壁、或环、或璜、或木梳，不过是一两
件。其中3个女子，叫人喟叹，竟然一件陪葬品也没有。

据说这些人是用酒灌醉了，尔后殉葬的。那酒里也
许还有些别的，一醉醒来，已经是永远的黑暗了。

墓里的乐器，有惊人的青铜铸造的编钟。编钟连接
横柱的钮，青铜上饰着悍猛动物死死咬啮着的牙齿。

瑟，上了朱红色的漆，堪称巨大。
有五弦器，也叫均钟木，用来校音。
有十弦琴，也颇巨大。
据说伏羲时候，是 50弦，黄帝改为 25弦，目前见到

18、19、21、23、24、25弦。
琴瑟巨大，音量也大，这才能应和那些编钟。
余物，有铜尊盘，极精密复杂，令人咋舌。如何铸

造，几乎是剔透的雕刻那样，镂空，谜一样的。
有盛酒的可以冰镇的器皿。
亦有一件龙纹铜镇，乃压席角之物。不大的席子，

有这样的铜镇，四角一压，陡然气象就不一样了。
毕竟是王者。
曾侯乙亦是大度的人。公元前 706 年，楚伐随，无

功而返；公元前 704 年，楚伐随，无功而返；公元前 609
年，楚伐随，无功而返；公元前 604 年，楚伐随，无功而
返；公元前 506 年，吴伐楚，楚逃随。曾侯乙没有计较
200 年间楚国若干次伐随，接纳了楚，并与之结盟。彼
一时，此一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四
那第一个发现了泥土底下这个秘密的人，这会儿在

哪儿呢？33 年之后的这一刻，他在想什么呢？这会儿
是正午，寒天里的阳光像闪烁的金箔一样，扑朔迷离，叫
人看一眼，就得低下头来。这个人已经老了，或许已经
离开了人世。他衰老之时，想起他的葬地，会忽然想起
他发现了的那个秘密吗？

入土为安，真的就入土为安了吗？他会如此想吗？
那片荒野，还在。埋藏了这个秘密的荒野，因为偶

然的发现，而不再完整了。完整是因为裹藏着秘密，裹
藏得愈久就愈完整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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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 走走

为文最讲真性情为文最讲真性情

□□包包立民

■■人人 物物
阎纲去年出版了评论集、散文集和催人泪下

的《美丽的夭亡》等4部书，通过这些作品人们更
了解了这位洞明世事的文坛宿将。本文只说他
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文网·世情·人心——阎纲自
述》，这部书是中国作协重点扶持的作品。

阎纲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前辈。说是同
事，上世纪80年代初，曾与他同在沙滩文化部大
院、文艺报社木板简易楼共事过 3 年。说是前
辈，早在1956年他就到《文艺报》做编辑，在五六
十年代的文学评论界崭露头角，而我当时还只是
阅读过《文艺报》的青少年读者，及至供职于文艺
报社，已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情。阎纲出生
于上世纪 30年代，年长我 9岁，而且是我心仪的
评论家，称他为文坛前辈并不过分，故也不敢随
意以“我的朋友”阎纲相称。不过，借用“《文艺
报》四条汉子”的绰号，称呼他为“一条汉子”，倒
也恰切。

关于“《文艺报》四条汉子”的来历，出在他年
前赠我的新著《文网·世情·人心——阎纲自述》
一书中（以下简称《阎纲自述》）：“唐达成、谢永
旺、刘锡诚和我，曾有‘《文艺报》四条汉子’的雅
号，也是绰号。之所以单把我们称作‘四条汉
子’，原因很简单，两个字——个头！一天，风乍
起，寒风袭人，上班进屋，我们四个一水儿黄咔叽
布的风衣，像是彼此商量好了似的。从此以后，

‘四条汉子’的命名始告成立。”但我之所以要称
阎纲为一条汉子，却另有一番意味。

在我的印象中，阎纲是一位温文尔雅、文质
彬彬的白面书生。据说，老诗人艾青曾戏说贺敬
之写诗是“白面书生唱黑头”，而见了阎纲也笑
道，你也是白面书生，可是文章不像。不像什
么？老诗人没有说。我看这位白面书生，有一双
明察秋毫、洞若观火的金睛，有一副爱憎分明、嫉
恶如仇的肝胆，有一支辞锋犀利、泼辣机敏的铁
笔，敢作敢为，敢为天下先；仗义执言，肯为文友
两胁插刀。他是陕西礼泉人，当代文学史上，陕
军是一支异军突起、阵容强大的作家群体，而阎
纲就是为陕军自柳青、杜鹏程、王汶石一直到路
遥、贾平凹、王愚、李星等等几乎每一位作家、评
论家的创作成就鼓与呼。柳青喜欢他，“乡党”叫
得很亲切。评论家李建军说，他身上有一股陕西
人生冷硬倔、“牛犊顶橡树”般的倔劲。他分明像
绿林中的好汉、评坛上的闯将，怎么也难与温文
尔雅的白面书生对上号。

《阎纲自述》一书正题为“文网·世情·人
心”。表面看来，这是一部记述文人在文坛上的
不幸遭遇和不公平的世道人心的书，似乎难跳出

“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的套路，摆脱不了古
今中外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共同命运，其实不尽
然。正如他在书的“封底”所言：“60 年来，我亲
历了这一异化到复归的全过程，波谲云诡，忍
看朋辈成新鬼。这里记述的未必称得上‘在思
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
渊博方面的巨人’，却是满怀怜悯、不惜牺牲的
血写的‘人’。”

阎纲，出身文化人家，1949年参加工作，1956
年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跨进中国作家协会《文
艺报》的大门，从此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文
艺报》名流汇聚，评家蜂起，对一个刚从文学院校
毕业的青年学子来说，无疑是天从人愿，一登龙
门，跃跃欲试。诚如当年与阎纲同时进入文艺
报社、又是同班同学的谢永旺在欢迎会上代表大
家所说的：“当我离开人世的时候，我要像别林斯
基一样，将我的《现代人》和《祖国纪事》——《文
艺报》枕卧在自己的棺材里。”谢永旺说的这段
话，在他上世纪 80 年代出任《文艺报》主编后依
然在同事中流传着。

曾几何时，《文艺报》是政治风云的晴雨表，
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阵地之一。文艺为政治
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既是文艺工作的指导方
针、文艺家的精神家园，又是硝烟四起、谈虎色变
的政治运动场。正是在这座精神家园和运动场
所之间，阎纲师从前辈评论家侯金镜，满怀激情
地推介了《创业史》《红旗谱》《红岩》《红日》《青春
之歌》等革命现实主义力作，及时推举社会主义
文学的新人。与此同时，他亲历了整风反右、《文
艺报·再批判》、北戴河会议批“中间人物论”、

1964 年批文联各协会是“裴多菲俱乐部”、林彪
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纪要》，
一直到长达6年的“五七干校”炼狱，眼睁睁地看
着一批又一批的老作家、老诗人、老理论家（诸如
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萧军、艾青、巴人等人）备
受折磨，斯文扫地，下放劳改，直至身陷囹圄。他
侥幸地躲过了“反右”，却未能逃过“十年浩劫”。

“文革”中，他先被打成刘少奇文艺黑线的黑爪
牙，皮肉受苦，后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在向阳湖
五七干校被整得死去活来。他永远也忘不了他
作为“五一六”分子，与“走资派”郭小川、严文井
在“牛棚”患难与共的日子。郭小川决不相信阎
纲他们是什么“反革命分子”；老作家严文井在深
更半夜阎纲被押回“牛棚”时，悄悄将一包食品塞
在他的怀里，一次是一块桃酥，一次是半根狗肉
骨头。难怪老评论家陈辽得悉阎纲在干校的种
种挨批斗奇遇的惨状后，撰文惊呼“这才是‘三枪
拍案惊奇’的奇观！”

经过“文革”的炼狱，阎纲逐渐醒悟，是“造
神”运动和遵命盲从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灾难。他
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反思惨
痛的历史教训，文学才能有复兴之日。他奋笔撰
写《神学·人学·文学》，解析作为“人学”的“文
学”，“把人当人看”，恢复“人”在文学中的尊严和
主体地位。他在文中大胆揭示“造神”运动的本
质：“在造神者迷信的蛊惑下，文学变成神学，非
神学的文学均在横扫之列。神是人造的，造神完
全为了造神者自己。”“把神变成人，是文学的进
步；把人变成神，是文学的变异。把人变成鬼，是
文学的堕落；把鬼变成人，是文学的复兴。”从而

大呼：“到时候了，文学应该老老实实地还其本来
面目，充当活生生的‘人学’。”他嫉恶如仇，由呐
喊升华为忧愤深广，彻底否定“文革”，狠批“文艺
黑线专政”论，把人还原为“人”！从这个意义上
看，《神学·文学·人学》这篇振聋发聩的文章，也
成了他新时期写作文学评论的动因和宣言。所
以，他后来一再声明：“我的意愿十分明确，就是
彻底清除现代文艺迷信。”正是在这个动因的启
示下，他高喊“直面现实才能拯救文学”，写出有
胆有识、有声有色、有情有义的文学评论，而且创
办《评论选刊》、主笔《中国文化报》，扶植和推出
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群体。

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打开沉睡的心窗，问
天理，问良心，问“这是为什么”？阎纲前往北太
平庄《解放军文艺》宿舍向雷抒雁表示祝贺，盛赞
抒雁发现“小草”这一意象符号的义愤和才情，称
道这是一个共产党员难得的忏悔和发问。在一
封致阎纲的长信中，雷抒雁提出诗歌“解放的步
子太小了，问题恐怕不仅仅在于敢不敢说真
话”。“看来，为创新而‘引进’，将是一种趋势。”阎
纲敏锐地发现，雷抒雁的“引进”之说是需要胆识
和勇气的，并认为“要是说‘小草’是雷诗的符号
的话，这封长信就是雷诗的宣言”。2009 年，雷
抒雁诗歌朗诵会在西安举办，阎纲又以《唱罢“小
草”说“引进”》，祝贺和纪念《小草在歌唱》发表
30 周年。可惜这位诗人今年 2 月 14 日因病逝
世，阎纲痛失了一位文坛挚友，他花了两个昼夜，
赶写了 6000 字的悼文为雷抒雁送行，追悼会的
当天三次流鼻血，两次去医院急诊。《阎纲自述》
中有“忍看朋辈成新鬼”一章，专写新时期痛失文
友的悲愤，其中有鲍昌、张弦、贾大山、刘绍棠、路
遥、邹志安、金铮、杨凤兰、乔典运、王保成……而
今“新鬼”中，又添抒雁。

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发表前后，多
经曲折，备受争议。阎纲力排众议，独持己见，及
时写出《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冒着风险肯定这
是一篇“暴露文学”的力作。“它的批判是大胆的、
犀利的，同时却很深沉、很痛心。”“它的批判不是
为了动摇现存的制度，而是为了拯救崇高的灵
魂。”阎纲把他的笔触追溯到大饥荒的大跃进时
代，把法庭上一场对“犯人”的审判变成对“造神”
运动的审判，大义凛然！他愤极而言之：“我们面
前被缚着的这个人，是国家的罪犯（犯人李铜
钟），又是人民的英雄（庄稼人用脑袋撞着床帮为
他恸哭）。‘罪犯’与‘英难’，难道只隔了一层纸？”
这段尖锐大胆的评论，在当年评坛上，无疑给极
左思潮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尽管地方上的阻

力甚大，但由评委会主任巴金拍板，《犯人李铜钟
的故事》终于评上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

事后，阎纲当着张一弓的面表达了近年益见
强烈的心愿，为他题词：“驱动改革开放的仍然是
李铜钟式的人物，文学仍然需要李铜钟式的硬汉
子。文学的历史价值、悲壮意味和阳刚之气，不
能无视李铜钟式的忠烈之士。”

在新时期的文学评论中，阎纲不仅为雷抒雁
的“小草”叫好喊冤，为“犯人李铜钟”抗诉，为电
影《人到中年》鸣不平，为旨在“救救工业”的《蒋
子龙中篇小说集》作序，为王蒙的“新派小说”正
名，为新时期涌现的有争议但新锐的中青年作家
呐喊、欢呼，为他们艺术的精进扫除障碍。诚如
刘再复在1984年所写的《时代，呼唤着阎纲式的
评论家》中所言：“阎纲是诗人型的评论家。诗化
的评论有力地显示评论个性，并能击中要害。像
阎纲这种在文学领域中热心树人，无私地扶持新
芽的批评家实在太少了，这是一种具有建设型的
文化性格的战士啊！”

自叙作为传记的一种体例，源于司马迁的
《史记》。《史记》博大的人道情怀、大无畏的侠骨
义胆、独立自主的人格魅力，素为后来者尊为文
圣相继仿效。上世纪 20 年代，胡适在友人中倡
导撰写自叙，不知何因，应者寥寥，直到新旧世纪
之交，写自传、自叙的人才逐渐多了起来。近年
来，老诗人牛汉在何启治、李晋西的协助下，编撰
了《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而诗人兼翻
译家屠岸的《生正逢时——屠岸自述》也相继问
世。阎纲曾写过一篇书评，盛赞“屠岸文章老更
成”，盛赞 《屠岸自述》 是一部“兼有思想深
度、学术深度和人性深度的真确记忆；是历史
的延续，又是历史的新发现；是个人心灵史，
又是正史之外不可多得的文坛野史”。孔子曰：

“礼失求诸野。”我看他对 《屠岸自述》 的这段
评语，也可视为《阎纲自述》的写作追求。

关于这部“自述”，阎纲自己在“后记”中
有如下一段反思：“回顾文坛 60 年，自己并不
干净，我批极左也跟极左跑过，灭神又造神，
胶柱于革命的现实主义以至失当，放情谠论但
失之粗陋。我一生最大的不幸，就是思无主，
盲目紧跟，现在明白了，没有我辈的奴性作
祟，‘文革’疯不起来。”

的确，《阎纲自述》是一部关于文学进入新
时期以来难得的激情叙事，敢于殷忧启圣，又
勇于自我解剖，是一部文采焕然、以诗入文、
文史交融、可读性很强的评论家自述和真正的
文人传记。

今年早春时节，我访问了四川省内江市郊外的椑木
铁桥。蜿蜒的沱江流过开满山花的河谷，绕着起伏的山
丘缓缓回旋，仿佛是一首缠绵的乡歌。纵横交错的桥
梁，以战士的刚烈，为川南的春色涂上一抹硬朗的颜色。

这次访问有个惊喜的发现，那就是河洲之侧，出现
了一个用好几百块鹅卵石排成的心形圆环。它顺着河
流往下延伸，占据了好宽一片河面。在那个巨大心环的
中间，站立着两只白鹭，它们修长的身姿倒影在波光粼
粼的水中，像两个正在表演罗密欧与朱丽叶罗曼史的芭
蕾舞演员。

无情的江水流过坚硬的石头，溅起朵朵浪花。江心
的石头已经没入水底，但仍然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队
形。需要在冬天枯水的季节，才能把这么多鹅卵石搬到
江中。那可要一次次地蹚过冰冷的江水啊！是谁在碧
波荡漾的沱江中，创造了这么一幅多情的画面呢？

我站在铁桥上，凝视着这个爱的符号，内心翻腾起
阵阵波涛。有位战友的身影猛然跳进我的脑际，他的名
字叫傅慕贤，是我们队伍中一个特别浪漫的战士。如果
他还活着，那个精心创造图案的人，一定是他！但是他
那年轻英俊的身影，已经永远定格在流逝的春水里，没
有中年的矜持，更没有老年的迟缓了。

60多年前的一个寒冬，朝鲜战局出现了转折，我们
西南军政大学随营干校的学生兵们响应祖国的呼唤，集
体编进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5军第29师。当时，刘邓大
军入川，29 师兼内江军分区。我们就是从沱江河畔出
发的。傅慕贤原来是国立贵州大学的学生。西南解放
后，到处是迎风招展的红旗，到处是激昂高亢的歌声，他
的未婚妻坐不住了，坚决投奔革命队伍，硬是把他拽进
了西南军政大学。

闻听要去援朝，同学们一片沸腾，纷纷破指血书，要
求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响彻军营。29师离开内江的那天，在誓
师大会上，旁边的野战连队忽然向我们学生队挑战，要求赛歌。29师是刘邓
首长从晋冀鲁豫根据地带出来的八路军队伍，所以他们一开口就是：“我们战
斗在太行山上……”我们这群学生娃儿慌得团团转，赶紧找队长，偏偏这个节
骨眼儿上没找到。

就在这时，傅慕贤一个箭步冲上前来，把指挥的手势一提，大喝一声：
“走！”我们全队就跟着他的指挥，纵情歌唱起来：“走，跟着毛泽东走！走，跟着
共产党走！忠诚革命，服务人民，消灭剥削者，建立新社会。独立、自由、民主、
富强的新中国，就在我们前头！”

豪迈的歌声响彻沱江河岸，赢得阵阵欢呼。我们更起劲儿了，跟着傅慕贤
的指挥又唱起苏联歌曲：“听吧！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再见吧，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亲爱的故乡，心爱的姑娘，胜利的星光照耀我
们。莫难过，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突然，河岸上传来一阵悲泣！原来，就在部队出发时，傅慕贤的未婚妻被
劝回贵阳继续读书。她疯了似的追赶队伍，想再见傅慕贤一面。傅慕贤本来
是为她才参加学生队的，谁知部队出发的时刻，竟然就是他们诀别的时刻。

进入朝鲜后，我们先后参加了第四次战役、第五次战役和上甘岭战役。我
们的师长张显扬将军当过朱德总司令的警卫员，是张思德的班长，不愧为全军
的一员虎将！在他带领下，从内江出发走上朝鲜战场的29师，打出了军威，打
出了国威。伟大的战士邱少云烈士，就是我们的战友。

我的同学傅慕贤也是29师一名英勇的战士，他在第五次战役的一次阻
击战中，在营、连主官全部牺牲的情况下，奋然跃起，宣布自己为代理指挥
员，率领部队顽强抗击，为掩护主力转移立下大功。上甘岭战役中，他再立
战功。

我清楚地记得，在上甘岭战役祝捷大会上，他朗诵了苏联诗人西蒙诺夫的
长诗：“等着我吧，我会回来。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等到那愁煞人的阴雨，勾
起你忧伤满怀，等到大雪纷飞，等到酷暑难耐；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盼望，往昔
的一切，一股脑儿抛开；等到遥远的家乡，不再有家书传来，心灰意冷，都已倦
怠。等着我吧，我会回来。”可就在祝捷大会后，1952年12月9日深夜，美国空
军轰炸29师庄子山指挥所，傅慕贤牺牲。

徐徐河风吹过我的面颊，远方一群白鹭翩翩飞来。河里的那两只鹭鸶也
腾空而起。60年前军歌嘹亮、战马嘶鸣的沱江河岸，顿时显得一片寂静。我
屏住呼吸，再次凝视着那个空空的心环。微风吹过河面，静静倾听，仿佛听得
到江水中传来的隐隐私语。

仰望长天，碧空如洗。60年前，不知有多少个像傅慕贤这样的热血男儿，
倒在异国的土地上，再也没有回来。但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宛如芬芳
的空气，弥漫在祖国的天空，揉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生活之中。沱江里面那
个巨大的心形圆环，不正是勇敢的战士们爱国家、爱人民、爱和平的象征吗！

2013年7月27日，是《朝鲜停战协定》签订60周年的日子。在这个特殊的
日子里，请允许我以和平的名义，向他们敬一个军礼！

■■讲讲 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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